
□庞无忌

施展认为，越南是无法成为下

一个“世界工厂”的。第一个原因是

越南的经济规模太小。如果把越南

全国的 GDP 总量放在中国城市

GDP的排行中，只能排在第八，介

于苏州和成都之间。苏州能够替代

整个中国吗？

2019 年越南总人口超过 9600

万，人口总量比广东少不了多少。

它是否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广东？

“在我看来，难度仍然很大。原因在

于，想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就

必须得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其

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拥有独立的

重化工业。”

但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和后

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相反。重化

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但是后发国

家资本匮乏。而后发国家劳动力富

余，但重化工业又有低就业的特

点。重化工业的投资规模，与它所

能创造的就业规模不成比例。

因此，在后发国家要想建设自

己的重化工业，纯靠市场过程是没

有机会的，必须靠国家不惜代价地

投入大量资本、花大力气去扶持。

东亚的韩国、日本、中国等都是以

这种方式把重化工业发展起来的。

但越南很难用这种方式来扶

持重化工业。“我去越南河内的国

家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发现，越南历

史上对自我身份的识别和定义都

是以中国为对象的。也就是说，在

越南的国民意识中，由于巨大体量

的差异，对来自北方威胁的安全焦

虑是持续存在的，必须找到另外一

个大国来与之结盟。”施展说。

早期这个结盟对象是苏联，今

天是美国。但如今越南想要与美国

结盟，就必须是一个自由市场经

济，但这就意味着无法用国家的力

量来扶持重化工业。

有人会说，韩国当年也跟美国

结盟，仍然靠国家资本主义，以财

阀来发展重化工业。但时代不一样

了，韩国发展起来的时代是冷战时

代，政治价值取向是第一位的。如

今已是后冷战时代，经济上如何选

择也意味着政治上如何站队。

当然，这不代表越南发展不起

来。越南仍然有机会，前提是它的

经济跟另外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

家之间能形成一种相互契合的关

系，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在可

预见的未来，我认为越南跟中国(在

供应和产业链上) 仍然会是这样一

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中国新闻社》报道）

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

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

究中心主任，著有《枢纽》《溢出》

《破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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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东南亚国家越

南以近 3%的 GDP 增速一跃

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

国家之一。尽管近月来越南股

市出现大幅波动，但在外界看

来，具备政局相对稳定、积极谋

求对外开放、劳动力成本低廉且

民众追求世俗成功等要素的

越南，大有成为下一个国际

产业转移目的地的潜力。

自 19世纪以来，全球产

业转移经历了多个阶段。作为

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是世

界上首个“世界工厂”。后来伴

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世界

工厂”先后转移到美国、日本

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

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

21 世纪以后，中国成为“世界

工厂”。如今，承接部分中国产

业转移的越南，能否成为新的

“世界工厂”？

北京大学外交学院世界

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近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制造

业向中国的转移，在可预见的

未来是终局性的，换言之，中

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可能是终

局性的。这是由于大量中低端

制造业在转移到中国之后，在

企业组织形态上发生了一些

非常深刻的变化，使得中国的

供应链兼具效率和弹性。这在

过剩经济时代尤为重要。

施展认为，越南不可能

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反而会同中国的供应链形成

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历史上，国际产业转移

多次发生，“世界工厂”的头

衔也多次易主。但施展在代

表作《枢纽》一书中提出，中

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可

能是终局性的。

施展认为，很重要的一

个原因在于大量的中低端制

造业，从美国、欧洲、日本等

地转移到中国之后，在企业

组织形态上发生了一些非常

深刻的变化。“举一个不太恰

当的例子，过去生产一个复

杂产品，总共 100 道工序，其

中可能有 70 道工序都在同

一家工厂的 70 个车间中完

成。但到了中国之后，这 70

个车间独立出来成了 70 个

工厂，这就带来生产流程的

变化。”

“被分解出来的企业极

度专业化。在东南沿海调研

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企业专

业化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

度，其中出现了大量‘隐形冠

军’。比如：有个企业只生产

钓鱼竿上的钓鱼钩。”施展

说。

专业化的同时，多个企

业彼此间互为配套关系，且

不断动态重组，这就构成了

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基

于这一供应链网络，效率和

弹性可兼得，这在过去企业

生产组织机制中是无法实现

的。只有在企业组织形态发

生深刻变化后，才能够确保

弹性和效率兼得。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变

量是供应链网络规模。网络

规模越大，其中作为节点的

那些中小企业数量越多，他

们分工的深度就越深，专业

化就可达到更高的程度，效

率更高。同时，小企业越多，

它们相互间互为配套组合的

可能性也越多，弹性也越好。

为何供应链兼具效率和

弹性如此重要？

这跟时代背景有关。在

匮乏经济时代，人们有的用

就行了。市场需求主要集中

在大批量的均质化产品上，

生产这些产品，有效率就够

了。过去从欧美到日本再到

亚洲的产业转移发生时，世

界还大致处于这样一个匮乏

经济时代。

但今天已经是过剩经济

时代，人们要求商品足够个

性化。当市场需求超级多样

化，对创新迭代效率要求特

别高时，为满足新的需求，倒

逼生产环节的供应链需要兼

具弹性和效率。

此外，当供应链规模扩

大到一定程度时，有可能会

突破一个门槛，导致生产环

节中的综合成本控制要点发

生变化。实际上中国已经突

破了这个门槛。

过去对成本的控制主要

在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大

生产要素上。供应链网络本

身运转的效率，施展称之为

一种交易成本，在成本控制

中所占比重较低。但在供应

链网络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

之后，这种广义的交易成本

在综合成本中占比大幅上

升。成本控制结构变了，产业

转移就不那么容易了。

所以，当考虑制造业是

否会从中国向外转移时，需

看到它所面临的一系列背景

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全都不

一样了，过去的历史就未必

会重演。

近年来，有人认为全球化出现

“拐点”。未来全球化会如何演进？

施展认为，当下的全球化，会

是一种“精神分裂”的全球化。一方

面，各国在经济上彼此依赖的状况

不会出现实质性逆转。

新冠疫情暴发后，确实有一些

与安全相关的(生产)环节，欧美国

家试图搬回国内。但在整体制造业

的大盘子里，它的占比较小，更大

部分是转移不回去的。不是说西方

做不了，而是这样做不划算。

这样，中国同西方国家，在经

济生产层面上仍有着很深的相互

依赖关系。过去我们说的“美国创

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这样一个

大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

实质性逆转。

但另一方面，中美在政治层面

相互不信任。经济相互依赖，政治

互不信任，于是只能来回拉扯，出

现类似“精神分裂”的状态。这跟当

年美苏对抗截然不同。

从长期来看，这种状态是不可

持续的，两方面中的某一方面最终

会发生变化。回顾历史会发现，最

后变化的一定是政治层面。人类的

全球化从来都是基于经济这个最

底层的驱动力，由经济倒逼出其他

领域的全球化。“我看不出今天在

这个方向上有跟历史不同的可能

性。”施展说。

施展提出，未来会出现一种全

球经贸“双循环”的趋势。

所谓的“双循环”是在两个层面

上，一个是就实体经济而言，大量中

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西方国家

进入一种去工业化的节奏，留在其

国内的大多是广义的第三产业。而

以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其比

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原材料产业上。

这样，中国和非洲形成一个一二

产业的循环，西方和中国形成一个二

三产业的循环，但西方和非洲无法直

接循环，全球经贸循环想要运转必

须以中国为中介，这就形成了一个

类似阿拉伯数字“8”的循环结构。中

国成为全球双循环中的枢纽，也就具

备了一种特殊的、结构性的力量。

“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中国

就成为世界中心了。在实体经济之

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全球资本循

环，资本循环是由美国所主导的，

实体经济的运转也从属于资本循

环。在全球资本循环当中，中国仍

处于一个从属性的位置，这也是我

们必须看到的现实。”

目前部分中低端产业从中国

转向越南等国家。

前些年，有人开始担忧越南会

不会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

厂。施展在 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

升级的时候到越南去做了比较深

入的调研。结论是这并非产业转

移，而是一种“溢出”。

在谈到产业转移时，我们要问

哪些环节转移去了越南？实际上就

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原因很简单，

组装环节之后，就是终端产品，终

端产品是直接要卖给消费者的，其

中很多直接出口到美国，直面关税

冲击。所以它们转到越南去，贸易

条件好。

但上游供应链环节生产的是

中间产品，并不直接出口，也就不

需要转到越南去。过去，中间产品

从武汉卖到东莞或者惠州后，组装

出口，那么现在工厂从东莞或者惠

州迁到越南，就从武汉卖到越南，

组装出口。所谓的转移，基本上就

是这个意义上的。

这种转移很引人注目，因为

转走的那些是终端环节，终端环

节是“to C”的，品牌为人们所熟

知；而留下的中间环节是“to B”

的，人们本就不熟悉。所以新闻传

播效应导致人们出现了某种认知

偏差。

这些供应链环节向东南亚溢

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以中国为中

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变得更大了。

与此同时，整个东亚供应链网络的

生产效率和弹性也越强。“所以在

没有出现实质性技术跃迁的前提

下，我仍然认为中低端制造业向中

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中国供应链的独特优势
“精神分裂”的全球化

“溢出”而非“转移”

越南无法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越南北部海阳省一汽车工厂车间里工作的越南员工

深圳一公司工人正在车间工作


